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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 : 时代的心灵捕手

      她是时年 67 岁江湖人称阿 Ann 的老女
孩，她是入行 40 年的香港新浪潮旗手，她
同情于表里如一的萧红和民国，希望每个
人都有幸跳出自己认知黄金时代。

     低入尘埃 起于青萍
     曾有个作家说过：“要低到尘埃里去，
是为了开出花来。”卑微不等同于低贱，
低头亦不代表着卑躬屈膝。我们每个人所
选择的位置都并非尽由自我所决定，每一
个人，都在存活的当下于那刹那的空白段
追逐弥足珍贵的真实感。谈及真实感，近
期电影《黄金时代》的导演许鞍华便时时
在这场似是远行的电影中找寻着一种真实
与虚构的平衡。也正如这部电影的意义，
每个人的时代都是独特的黄金时代，萧红
的黄金时代是一个人独居日本，非常孤独
而怀念萧军时的安安静静地写作，是日本
生活无忧的时刻。
       古有宋玉曾言：“夫风生于地，起于青
萍之末。”每段真实感的起点都必须源于
一个较长时日对于生活细节的探索与发现、
源于在时间的浩淼长河中对于自我与人生
的思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正如夏季繁
茂大树伸展开的枝桠，点缀着每个人的平
凡，有别于通常电影导演所选择的跌宕起
伏、大起大落的情节，许鞍华独以她平凡
的真实追求着另一种特立独行，而这也似
乎并不多么天马行空，并与她的生活接轨。
她犹如低调张扬着自身的鲜明旗帜，扬起
自身对于香港本土的独特理解与视觉角度，
毕业于伦敦大学后虽致力于香港文艺片的
角度，却也在惊悚、动作等大片中一展身手，

许 是 北 国 风
霜 一 直 在 许
鞍 华 的 血 流
淌， 许 鞍 华
的 气 质 里 有
一 种 硬， 那
是 自 立 自 强
的 女 性 所 特
有 的 风 韵，
也 是 许 鞍 华
长 盛 不 衰 的
魅力所在。
（文 / 张顺
佳）

图：饰演 Roger 的刘德华和叶德娴饰演的桃姐

       初次写电影分析有种头脑混沌，无从下
笔的感觉，在观看完许鞍华的《桃姐》之后，
更是千言万语萦绕心头却无从诉说。在查

《桃姐》拾情，重现温暖 温暖到甜蜜的情节，但也有刺股寒冷的阴
暗面。除了桃姐，片中还侧重地表现了另
外三位老人。一个是秦沛演的花心老头，
寂寞使他不停找人借钱出去嫖妓；一个是
气质凛然的洁癖老头，看到别人吃饭弄脏
桌子会忍不住敲别人的脑袋，被敲脑袋的
老人竟如孩童般哭泣；还有一个和儿子失
去联系的婆婆，固执地相信儿子会来看她，
等到死于老人院中，而且在她生前女儿还
不愿意负担另一半属于儿子应付的养老费。
这其中，洁癖老头让我印象最深刻。原来
每个老人也都是有自己个性的，可当他参
与到这种群居生活，也就意味着个性与集
体的冲突会不断发生。可年轻人哪会关注
到这些啊。我们总会认为，老人都是差不
多的，只需要吃饱穿暖就够了。“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片中引起我
们深思的是：是否失去了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老人都如同即将坠落黑暗的夕
阳，但最美不过夕阳红，希望年轻人能用
亲情化作云彩，点缀天空，为最美的夕阳
保驾护航。
                                                             ( 文 / 邝美安 )

许
鞍
华
的
黄
金
时
代

        1947 年 5 月 23 日，许鞍华
出生于辽宁鞍山，两个月大时
就跟随父母迁居澳门，之后与
祖 父 母 生 活，5 岁 前 往 香 港。
许鞍华的父亲是国民党文书，
母亲是一名日本人，直到许鞍
华十五六岁才知道母亲的身世，
那之前，她只以为母亲是东北
人，不会讲粤语，又没读过书，
所以也不太认得中国字，这些
差异造就了她与母亲感情的疏
远。1990 年，许鞍华以母亲漂
泊半生的经历为蓝本，拍摄了
一部半自传题材电影《客途秋
恨》，影片在香港公映时，她
将母亲送去美国看望亲戚，但
后来，母亲还是不声不响地看
完了整部电影，她们的母女之
情逐渐突破了一切障碍，从未
成家的许鞍华与母亲相依为命

香港大学后，专业主修英国文学及比较文

学。1972年她前往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

进修，三年后回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

入无线任编导，并逐渐拍摄纪录片和电视

剧。1979年许鞍华拍摄了第一部电影《疯

劫》，这部作品被誉为是掀开香港新浪潮

序幕她履历丰富，获奖无数，多次斩获金
马、金像奖，作品也蜚声国际。前任香港

导演会长尔冬升退位后，许鞍华接任了这

一职。

   年过六十的她仍精力旺盛。她不承认自

己是女强人，笑称有开车恐惧症，看见电

脑会发晕，自认很害羞，假如不拍电影，

跟别人就没有话讲。她在圈内是出名的好

说话的人，对演员甚少颐指气使，满脸笑

容温婉可亲，但她亦承认，一旦工作起

来，就不会再有人将她当作女人对待。或

图：许鞍华以《客途秋恨》自喻身世

许鞍华导演近日因《黄金时代》的上映大量出现在公众视野

无法磨灭的底层关怀

样一种对人性的观察中不断地在文艺片道
路上窥探底层人民的内心，从中施展她的
个性。
       不同于当今大多香港人一种裹挟着的对
贫富差距、对高额房价的反感情绪，她反
而更乐衷于一种漂泊无定的租房生活，在
一种不同情景下用平淡的镜头关注着香港
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关注着如大河滚滚而

变幻无常的她，曾为了电影与投资商大吵
过，也曾为资金无处筹措而低落过，但她
终归回到了自身风格中，回到了以追求人
性、探寻灵魂的点滴里。

       肆意地笑 大胆地哭
        在多数人眼里，许鞍华当是电影界里特
立独行的代表，她一生未婚，六十多岁仍
与老母亲同住一起，摒弃芜杂生活的喧嚣
与物质，她穿着香港普通乃至底层人民的
阴丹士林服饰出入与各色场合，肆意地笑，
大胆地哭。她对此并不以为然，以至于泰
然自若的充当香港最普通的阶层，而这也
为她的电影勾勒出更加鲜明的一笔色调。
在她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里，阿婆
对贵姐说：“这些首饰女婿都不要了留给
你吧，你收了，我做鬼也保佑你儿子平安
乖巧。”贵姐看向车窗外，什么也没说，
只紧紧握住阿婆的手。
     对电影风格变幻无常的她来说，一些最
本质的内里却始终未改变过，在上世纪香
港片《女人四十》《千言万语》等电影中，
她始终以一些不寻常的但在电影乃至生活
中时常被遗忘的一类人群为关注点，或许
并未有巨星的助阵而鲜少为电影增添更多
的亮色，但坚持着对底层人民的关注与探
求却更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传达一种真实。
用镜头关注着香港普通人民的生老病死。
或许一些风格奇幻刺激惊险的电影更能引
发当下人们内心所呼应的欢呼，但那些甚
是平淡无奇的风格，或许才更能如墨汁一
般滴在人们心底的湖水中并逐渐氤氲散开，
与血液和记忆融为一体。许鞍华也是在这

过的历史中每个时代的细微状况。在她眼
中所刻画出的底层人民往往更趋于一种柴
米油盐、生老病死的普通生活状态。看这
样的电影，仿佛感受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
渺小却仍在不断的在自身所在范围内攀爬
与小小努力着，而这样的电影形式的装换，
她的个性与风格也便更能让人越看越懂了。                                                                                              
（ 文 / 张予翎）

          至今。

   她对电影的兴趣起源于幼时所看第一

部黑白西片《蝴蝶梦》，之后迷上了伊丽

莎白·泰勒。但许鞍华小时志愿是做名医

生，这也是父母的寄望。 后来她成功进入

看了大量影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发
现分析语言技巧，场景布置并非我所愿，
因为能在我心灵深处激起一层层涟漪的是
那一个简单的“情”字，却蕴含着沉甸甸
的爱。

 主顾之情——细水流长
     当太阳日薄西山之时，还是甘愿将余晖
洒下人间，桃姐如那璀璨的夕阳。桃姐年
幼命运多舛，辗转之下，被安排到梁家当
家佣，自十三岁开始，照顾了梁家四代人，
尔来六十余年。许鞍华就是从桃姐七十多
岁的故事讲起。
　   许鞍华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能够观察
到生活中那些你可能早已遗忘的细节，放
大呈现出来。当你重拾那些细节唤起的情
感，便会产生强大的共鸣。影片的开头便
是步履蹒跚的桃姐提着菜篮子在人潮涌动
的菜市场挑选蒜头的镜头。为了保证雇主
的饮食质量，桃姐甚至穿上外套，戴上老
花眼镜进入冷藏库中，一粒一粒地挑选蒜
头，为此还被小贩戏弄了一番。看到此景，

（许鞍华的电影从不缺少对女性的关注，图为《女人四十》剧照）

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母亲在与小贩为
了那几毛钱争得面红耳赤的场面。要不是
爱这个家情到深处，又何必如此地执拗与
挑剔。在桃姐中风期间，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不长却情深意切。她说：
     “我想去老人院。”
　“你确定你喜欢老人院么？”
　“嗯，我喜欢。”
        谁不愿意子孙同堂，儿女承膝呢？所
幸的是，桃姐的情是有回报的，少爷 Roger
尽心尽力地照顾，Roger 的母亲还从美国千
里迢迢地赶来看她。令我感动的不是 Roger
的母亲带来的钱和燕窝，而是那双简单朴
实、冬天能御寒的袜子，是一位少夫人能
记住一个佣人冬天有脚冷的习惯。

 母子之情——温情脉脉
        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中有这
样的一句话：人是一种感情动物，只要你
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桃姐一生并没有
结婚，一直对 Roger 视如已出，悉心照料，
桃姐中风之后，也在 Roger 的照顾下安享
晚年。
       许鞍华的片子注重生活描写的细腻，有


